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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 汪曾祺散文化小说的结构呈现出散漫、随意的典型特征, 情节淡化; 小说中的人物塑造被放置于一个相对

不太突出的位置, 具有意象化的特征;语言在汪曾祺小说中成为本体性的内容, 具有内容性、文化性、暗示性、流动

性等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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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曾祺被公认为是新时期散文化小说最典型的

代表人物之一。汪曾祺的创作横跨现当代两个时

期,在 20世纪 40年代即创作出 鸡鸭名家  、老

鲁  、戴车匠  等一系列散文化小说。虽然没有引

起太多的注意,但是汪曾祺在寂寞中没有放弃这种

小说的创作品格。停笔多年以后, 20世纪 80年代

复出, 发表了包括 受戒 大淖记事  等一系列非常

有影响力的小说,产生不小的轰动,影响一大批青年

作家, 成功地衔接了一个几乎被中断 30年的小说散

文化传统。同时,在散文化小说理论的探讨上,汪曾

祺也是最自觉最有建树的一个。他在自己的随笔与

文论中反复强调和阐释散文化小说观念, 他提出的

!气氛即人物 ∀, !结构即随便 ∀, !语言即内容 ∀等观
点,不仅发展了散文化小说理论,而且影响了当代小

说的创作。汪曾祺创作的一系列散文化小说具有怎

样的美学品格呢? 本文意欲从结构、人物、语言等三

个方面稍作探讨。

一 # 结构的散漫化

汪曾祺散文化小说最典型的叙事特征, 即结构

的散漫化。汪曾祺曾多次谈到,他的小说的结构特

点是 !随便∀,是 !行于所当行,止于所不可不止 ∀的

起止自在。这种行云流水的随便,并不是杂乱无章,

漫无目的,而是一种 !苦心经营的随便 ∀。正如作者
说到的, !小说的结构像树。一棵树是不会事先想

到怎样长一个枝子,一片叶子, 再长的。它就是这样

长出来了。然而这一个枝子, 这一片叶子, 这样长,

又都是有道理的。从来没有两个树枝、两片树叶是

长在一个空间的。∀ [ 1]
汪曾祺小说结构的散漫随便,

并不是说作者不关注、不在意小说的结构, 恰恰相

反,这正说明了作者对结构的重视和创新。汪曾祺

一直强调, 小说的结构是 !更精细, 更复杂, 更无迹

可求的∀, 是 !更内在,更自然的 ∀。作家貌似漫不经

意, 其实是很讲究以结构本身叙事的。 !我的小说

的另一个特点是: 散。这倒是有意为之。我不喜欢

布局严谨的小说,主张信马由缰, 为文无法。∀ [ 2]

大淖记事  全文 5小节, 第一节写大淖的地域

环境,第二、三节写人文环境,第四节才出现人物,却

主要是巧云父母的故事, 第五节才落笔写巧云与十

一子的故事。前三节如散文般行云流水, 这 5个章

节从显层结构而言都可以独立成篇。 受戒  写得

更为散漫,如果按题目来看, 中心事件是小明子的受

戒, 但是这个事件却只占了不到五分之一的篇幅。

开篇写庵赵庄、写县城、写和尚们的念经、大师父仁

山、二师父仁海、三师父仁渡、偷鸡的、小英子的家、

小英子娘儿仨个等等,这些于中心事件而言,也是看

似无足轻重的。其他如 职业  ,开篇用三分之一多

的篇幅写文林街各式各样的叫卖声; 星期天  前面

一部分用列详单的形式介绍学校的教职员工, 后一

部分解释每个星期天举办舞会的原因,散漫得似乎

连中心事件都找不到; 这种人物介绍式的还有 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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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居 , 按照酒客进来的顺序一一介绍各色人物;等

等。汪曾祺的小说结构大多如此, 仿佛一棵棵自由

生长的树。读他的小说,犹如坐在茶馆里,泡一杯清

茶,听一位阅历丰富的老人聊天, 亲切,自然,从容,

无拘无束。

汪曾祺的小说虽然如此散漫随意,却并不给人

杂乱无章的感觉,原因就在于这种松散的显层结构,

是与作者叙述的生活和想要表达的情感这一深层结

构相生共构的。从深层结构来看, 这些东一榔头西

一棒子的显层结构其实有着极为缜密的内在联系。

大淖记事 中若没有前三节的铺垫, 就不能着重表

现 !这里的人也不一样。他们的生活, 他们的风俗,

他们的是非标准、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

过 ∃子曰 %的人完全不同 ∀。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,

才有可能出现巧云和十一子这样的人, 也才可能出

现锡匠们同心协力赶走刘号长这样的事。同样,

受戒 也并不单只写小和尚与小英子的纯美之恋,

而在于写出人性真正的美与善。这样一来, 无论前

文花了多少笔墨来写和尚们与俗世同乐的生活,都

可以理解了。汪曾祺说, !小说要有益于世道人
心 ∀, !我想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、美好的东西、人的

美、人的诗意告诉人们,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,增

强对生活的信心、信念。∀而正是通过这些零碎松散
的叙述,作者完成了其传达生活之美、人性之美的创

作理想。

汪曾祺小说结构的散漫化还有一个突出特征,

即小说情节的淡化。在汪曾祺的小说里面, 没有通

常意义上的故事与情节, 故事的构成也不具有明显

的因果联系。汪曾祺说: !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

说,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。有些只是人物素描。我

不善于讲故事。我也不太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。即

故事性很强的小说。故事性太强了, 我觉得就不大

真实。∀[ 2]传统意义上的小说, 总是按照 !序幕、开

端、发展、高潮、结局、尾声 ∀的情节模式, 以引人入

胜的故事和扣人心弦的悬念吸引读者。汪曾祺的小

说打破了传统小说的这一定式,叙述重心不再放在

故事和情节上,而是按照生活的自然式样进行叙事,

情节线索模糊,一路有意无意, 东拉西扯。亦如作者

自己说的,就像一湾涓涓溪流, 一路遇见一棵小草,

也要伏下身来抚摩一下。 幽冥钟  不过是一点点

情绪点染而成,没有人物,更没有情节, 然而作者想

要传达给读者的正是这种淡淡的情绪; 詹大胖子  

有人物,但却没有连贯的故事, 只是一个个生活的小

片断; 茶干  也只是罗列了连老板会做生意的几个

因素,根本谈不上故事情节; 安乐居  按顺序介绍

了几位酒客,介绍完了, 小说也就完了。

塞米利安在论及当时美国小说状况时写道:

!对情节的崇拜部分地是由于对生活的天真的和过

于简单化的理解, 以及回避内心世界这一现实的表

现, 主观主义、抒情主义是出现于小说创作领域并与

传统创作手法相对抗的运动, 这一运动有益于小说

创作。∀ [ 3 ]
汪曾祺的小说正是运用这种与传统相对

抗的创作手法,淡化情节, 回到生活, 试图通过这种

别具一格的小说形式对生活做更深一层的理解与把

握。因此,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,情节淡化, 生活结构

成为了小说的叙事结构。生活的式样就是小说的式

样。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子来结构小说是作者所致力

追求的结构哲学。这种化生活为结构,融结构于生

活的情形对于传统的结构模式而言, 乃是于无结构

中求结构。这种无结构中的结构, 是一种远人工而

近自然的结构,淡化结构线索的质感,进一步接近了

生活的原生态。

二 # 人物的意象化

在汪曾祺的小说中,人物的塑造被相对放置于

一个不太突出的地位上, 按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

塑造出来的扁平人物居多。 !小说的构思不再是由

形象到观念,而是由意念到形象,从意念到具象, 人

物成为其中的一个部分, 给人的印象是近似于一种

风景画集成,人虽然在意境中凸出,但最终与自然融

为一体。∀ [ 4]
人物虚化成为汪曾祺小说的特征之一。

这种虚化的人物,变成了一种意象化的符号,融入小

说的整体氛围中, 展示出特有的情感张力。汪曾祺

小说中的人物意象可以分为三类, 一是代表民间艺

术的劳动者们,如戴车匠 ( 戴车匠  ) ,余老五、陆长
庚 ( 鸡鸭名家  ) ,连老大 ( 茶干  )等; 二是表现自

然人性、健康舒展的人物意象,如吃肉娶老婆的和尚

( 受戒 、庙与僧  ), 自由率真的姑娘媳妇, 包括

巧云、大淖的姑娘媳妇们 ( 大淖记事  ), 薛大娘
( 薛大娘  ) , 小英子 ( 受戒  ) , 小姨娘 ( 小姨

娘 )等;三是通达淡定重义轻利的人物意象, 如王

瘦吾、陶虎臣、勒彝甫 ( 岁寒三友  ), 叶三 ( 鉴赏

家 ) ,王淡人 ( 钓鱼的医生  ), 陈泥鳅 ( 故里三

陈 )等。这些人物不是简单的个体, 而是一些美学

意象,是象征了作者理想人格的美学意象,作者借以

表达自己对自然健康的人性和自在古朴的生活态度

的追寻和怀念。

戴车匠 记叙了戴车匠的生活琐事和他的匠

铺景观,平淡的语言描述出戴车匠的平淡而又平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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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生活形态,情节淡薄,戴车匠甚至没有说一句话,

做一件首尾贯通的事, 更谈不上性格的变化发展。

人物完全是作为一种静态的意象融入作者构建的小

说环境氛围里, 小说力图展现的是一种生存状态。

汪曾祺对这类人物意象的塑造最突出的特征在于,

将他们从事的工作当成艺术加以诗意描绘。如小说

对戴车匠车物件、余老五炕鸡、陆长庚赶鸭、连老大

监制茶干等的描绘,无一不具有诗意,都是极珍贵的

艺术展示。试以余老五炕鸡稍加分析。

余老五这两天可显得重要极了, 尊贵极了,也谨

慎极了,还温柔极了。他话很少,说话声音也是轻轻

的。他的神情很奇怪,总像在谛听着什么似的,怕自

己轻轻咳嗽也会惊散这点声音似的。他聚精会神,

身体各部全在一种沉湎,一种兴奋,一种极度的敏感

之中。&&一样借以量度的器械都没有, 就凭他这

个人, 一个精细准确而又复杂多方的 !表 ∀, 不以形
求, 全以神遇, 用他的感觉判断一切。炕房里暗暗

的,暖洋洋的,潮濡濡的,笼罩着一种暧昧、缠绵的含

情怀春似的异样感觉。余老五身上也有着一种 !母

性 ∀。 (母性! )他体验着一个一个生命正在完成。

这是小说中对余老五炕鸡的诗意描绘, 成功地展现

了余老五这个乡间巧人那种游刃有余的技艺, 同时

也展示了其自如超脱的生存状态。而戴车匠、陆长

庚、连老大等也莫不体现了这样一种自由超脱、逍遥

自在的境界。他们皆能超越具体繁重的日常劳作,

于其中追逐生存的自由与超脱,从而获得精神上的

自由。他们精湛非凡的技艺是其生存方式的外化,

也是他们本真生存的展示。汪曾祺在这些人物意象

之中寄寓了自己对物我两忘的自由生命的追寻。
[ 5]

这种自由自在的生存状态, 也是汪曾祺小说中

那些自然健康适性舒展的人物意象所要传达给读者

的一种生存理想。 受戒  里那个叫做 !荸荠庵 ∀里

的和尚,过着没有约束、限制,没有清规戒律的自由

生活, 完全是一种适性的生命状态;明海与小英子那

种朦胧的感觉更是清澈自然, 随性而发。这些人物

形象, 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意象存在于小说文本所营

造的氛围之中,用以表达作者对这种自由生存状态

的追寻。 大淖记事  中的巧云更突出地显示了这
一意象表达特征。小说用将近一半的篇幅详细描绘

了大淖的风土人情, 然后才缓缓引出巧云这一中心

人物, 然而巧云的形象从始至终都呈现出一种模糊

性,小说并不突现人物的地位, 作者所致力塑造的并

不是巧云或巧云的爱情,而是大淖的风情,因此就不

难理解巧云在小说中的意象特征了。 艺术家 中

的哑巴艺术家甚至自始至终没有正面出场, 小说没

有情节,没有行动, 没有冲突, 哑巴艺术家只是作为

一个意象存在于文本中。在汪曾祺的小说里, 人物

描写并不是以展现人物性格为中心, 作者摈弃了人

物在小说中的中心地位, 不注重刻画人物形象的复

杂性和深刻性,而是把人物当作意象来经营,使人物

在虚实相间中获得了极大的张力, 同时表达了作者

自由自在的生存理想。

三 # 语言的本体性
散文化小说家大都非常重视语言。沈从文认为

学习创作 !最应该明白的是文字的分量。∀废名说:

!我的一篇小说,篇幅当然长得多, 实是用写绝句的

方法写的,不肯浪费语言。∀汪曾祺更是将语言提到
本体性的位置: !语言是本质的东西 ∀, !写小说就是

写语言∀, !我以为语言有内容性。语言是小说的本

体,不是外部的,不只是形式、是技巧 ∀, !除了语言,

小说就不存在了∀, 等等。在当代文学史上, 汪曾祺

最早提出小说语言本体观,并不断为之实践,形成了

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。所谓 !语言本体观 ∀,就是抛

开语言作为载体的传统认识, 也撇开语言在修辞学

与风格学上被得到的理解, 而将语言看成是独立的

东西。
[ 6]
汪曾祺在其 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 ∋ ∋ ∋ 在

耶鲁和哈佛的演讲  中谈到,语言具有内容性、文化

性、暗示性、流动性等四个特征。这四个语言特征,

在汪曾祺的小说中都有表现。这里我们主要分析其

小说语言的内容性和暗示性两个方面。

汪曾祺认为,语言是和内容同时存在,不可剥离

的。汪曾祺小说写的是民间的生活, 所以他的语言

是和民间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的民间生活语言, 而

口语化是这种民间生活语言的最大特色。他很少用

漂亮的词藻来写生活, 形容词也很少用, 比喻、象征

几乎看不到。他说日常生活里是没有这些的。这种

语言的内容性, 构成了其小说语言最突出的特征。

如 受戒 中这段描写小英子姐妹的文字:

两个女儿,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。

眼睛长得尤其像, 白眼珠鸭蛋青,黑眼珠棋子黑, 定

神时如清水, 闪动时像星星。浑身上下,头是头, 脚

是脚。头发滑滴滴的, 衣服格挣挣的。 ∋ ∋ ∋ 这里的
风俗,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了。这两个丫头,

这一头的好头发! 通红的发根,雪白的簪子! 娘女

三个去赶集,一集的人都朝她们望。

这里对小英子姐妹的形象刻画中, 作者舍弃了常见

的修饰性的书面语言, 充分地运用民间口语, 新颖,

俏皮,生动,活泼, 写出了两位乡村少女的质朴与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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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,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。这种民间口语的运用,

融汇了乡间生活的韵致, 其本身即具有一定的内容

性。

在汪曾祺的小说中, 语言的内容性还表现在语

言要贴着生活写,贴着人物写。 黄油烙饼  里写一
个孩子,在口外坝上,坐在牛车上, 好几里地都是马

兰花, !喝, 这一大片马兰! 马兰他们家乡也有, 可

没有这里的高大。长得齐大人的腰那么高, 开着巴

掌大的蓝蝴蝶一样的花。一眼望不到边。这一大片

马兰, 他这辈子也忘不了。他像是在一个梦里。∀开

始的时候, 作者写的是 !他像是在一个童话里 ∀, 后

来想想这个孩子是农村没上过学的孩子, 根本不知

道何为童话,这不真实,就改成了 !梦里 ∀。 羊舍一

夕  里写放羊的孩子, 来到 !暖房 ∀, 觉得黄瓜、西红

柿长得很鲜艳, 他不用鲜艳, 用 !好像贴了颜色一

样 ∀,他觉得一个山里孩子的嘴里是不会说 !鲜艳 ∀
的。 受戒 里写明海会写字, !村里都夸他字写得

好,很黑∀,这完全是农民的感觉。汪曾祺完全是贴

着生活,贴着人物来写的。这里的 !梦 ∀、!贴了颜

色 ∀、!很黑∀三处语言,其语言本身的内容性表现得

非常突出,单从字面上就可以读出作者所要表达的

生活。

语言的暗示性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也表现得也很

突出。 !语言的美,不在语言本身,不在字面上所表

现的意思,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,传达了多大的

信息, 即让读者感觉、∃想见 %的情景有多广阔 ∀。[ 7]

正是这种 !言外之意 ∀、!弦外之音 ∀的语言艺术,使

汪曾祺的小说显得空灵剔透、诗味悠长。如 皮凤

三楦房子 描写在文化大革命中, 朱雪桥由于哥哥

在美国而受牵连,房子被没收。文化大革命结束后,

也久久得不到公正解决。笔墨至此, 作者忽然悠然

一转, 另起一行写道: !中美建交 ∀, 而下一段又详写

朱雪桥的哥哥回家探亲的详细过程。联系上下文,

这 !中美建交 ∀四字,其实包涵了十分广博的语义容

量:国家外交政策的改变,人民价值观念的变更,文

化革命与 !革命文化∀的终结,还有作品中各类人物

的心态等等。汪曾祺此处四字正如金圣叹评点 西

厢记 说的: !会用笔者,一笔做百十来笔用。∀

另外,像 异秉  的结尾:

喊了几声,没人应声。

原来陈相公在厕所里。这是陶先生发现的, 他

一头走进厕所,发现陈相公已经蹲在那里。本来,这

时都不是他们俩解大手的时候。

王二因为拥有 !大小解分解 ∀这一异秉而财源茂盛,

药店里最不得志的陈相公和陶先生也想知道自己有

没有这样一项 !异秉 ∀,于是急急忙忙跑到厕所里验

证,或者说是跑到厕所里来练习。这些作者并没有

再进行叙写,但透过这简简单单的几句话,陈相公和

陶先生的性格、心理和生活理想毕现于读者面前。

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征, 正是其语言本体观不

断实践的产物,他以自己的小说文本,具体阐释着其

语言的本体观,并形成了其独特的语言风格。

总之,汪曾祺散文化小说的创作,反映了作者立

足民间、立足生活的文化立场, 显示了作者平和淡

定、旷达乐观的生命情怀。散漫化的结构、意象化的

人物、本体性的语言,一方面共同形成了汪曾祺小说

独特的美学风格, 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作家的文化立

场和审美追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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